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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罗生门》的存在主义解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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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电影《罗生门》中的强盗、武士、武士的妻子在极限的境遇中选择自私、狭隘，以至沦入痛苦的地狱，无法获得自由。
樵夫虽然犯了错，但是他用自己积极的行动改正错误，使自己超越了地狱，获得自由。黑泽明希望观众通过他的影片，学会

如何在一个充满荒诞和非理性的世界中去面对人类的不幸和克服人性的弱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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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影《罗生门》一开始就为观众呈现出一副地
狱般的场景：阴沉的天空、倾盆的大雨、破败的罗生

门城楼、表情阴郁的人物……愁眉紧锁的行脚僧悲

天悯人地嘟囔：“什么兵荒咧，地震咧，风暴咧，火灾

咧，荒年咧，疫病咧，……连年灾难不断。再加上那

成群结伙的强盗，没有一天晚上不像海啸一般地到

处骚扰。我实在记不清，亲眼看到多少人就像虫子

一般地死了，或被惨杀了。”然而更可怕的是人性的

自私和谎言，正如行脚僧所说：“世道人心，实在是

没法叫人相信了。这可比什么强盗，什么疫病，什

么荒年、火灾、兵灾都更加可怕。”影片接下来演绎

了同一个案件的四个不同版本。每个版本的陈述

者都编造了一套漂亮的陈词，把自己塑造成完满的

形象。真相到底是什么？影片并没有给出明确的

答案。行脚僧再次发出感慨：“这真是可怕的事了。

要是任何人都不能相信，那么，这个世界就成了地

狱了。”杂役则肯定地回答：“一点不错。这世界压

根就是个地狱。”是什么导致信任的缺失？人与人

之间的关系为什么会恶化到如此的地步？他人真

的就是地狱吗？

一

电影《罗生门》讲述的故事起初是一起很简单

的奸污案，强盗多襄丸强奸了武士的妻子真砂，后

９０１



收稿日期：２０１４－０９－０１
作者简介：丁　瑜（１９７１－），女，湖南醴陵人，湖南工业大学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影视文学、东方文学和比较文学。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５年第１期（总第１０２期）

来却演变成一场杀人案。强盗强暴真砂后，本来想

从此拥有这个女人，未料他发现女人的丈夫已经嫌

弃这被糟蹋过的女人。丈夫的说法是，“在两个男

人的面前丢丑，为什么不自裁呢？你这可憎的女

人！”“这样的贱人还要她干嘛？你要就给你好了。

事到如今，这样的女人，还不如抢走我那匹桃花马

来得伤心呢。”强盗竟然也因此嫌弃这个女人。女

人羞辱悲愤之余，说出“谁是强者我跟谁！”挑起两

个男人开始竞争。打斗过程中两人都充满恐慌与

惧怕，仓皇中，强盗无意间杀死了武士。一起奸污

案为什么会演变成杀人案？武士因为贪心上了强

盗的当，导致自己的妻子被奸污，为什么却要嫌弃

受到伤害的妻子甚至希望自己的妻子自杀？武士

的妻子为什么要两个男人决斗？决斗能使她恢复

贞洁吗？这些思想与行为基本上是不可思议的，可

是产生这种结果的背后在日本有一套坚不可摧的

说辞，那就是日本的传统伦理道德，这是我们必须

要注意到的。《菊与刀》的作者在第八章“洗刷污

名”中这样分析日本人，“在日本，持之以恒的目标

是荣誉，”［１］１４０“清除自己美誉上的污点是一种美

德，”“为了‘荣誉’，一个人会献出财产、家庭和生

命，献出多少，他的美德就有多高。”［１］１１９事实上全

世界所有的民族都重视名誉，但是对于名誉概念的

理解有所不同，而为了名誉做出极端的事情，在日

本表现得极其特别，它导致的一个可怕后果就是极

端的自私自利，武士与妻子以及其它的种种人物都

是这样。武士的污名是保护不了妻子和妻子被强

暴，为了洗刷污名，他没有追究自己的失职，却责问

妻子为什么不自杀，希望以妻子的自杀来为自己洗

刷这种奇耻大辱。武士的妻子遭受到强盗的凌辱

后又遭到丈夫的羞辱，污名无以复加，但是她没有

检视自己也存在的错误，而是想办法要消灭这一耻

辱的见证者：强盗或丈夫，所以她挑起了两个男人

的决斗。他们都非常关心自己的名誉以及如何消

除这种耻辱感，使自己在道德上得救，而没有考虑

其他人的感受和利益，他们的自私、狭隘导致大家

一起沉没。

人总是处在与他人的相互关系之中，完全与世

隔绝的个体是不可能生存的。在与他人的相互关

系之中，如果只顾及自己的利益，甚至不择手段牺

牲别人的利益来满足自己的欲望，那么你就把他人

推进了地狱。而他人的生活其实都是在自己的生

活中的投影，最后，害人者必害己。影片中的强盗

多襄丸为了满足自己的色欲强奸了武士的妻子，使

得武士和他的妻子蒙羞，并导致他们夫妻反目，自

己最终也被官府所抓，等待自己的是断头台。武士

在自己的妻子受辱后，没有安慰、同情妻子，而是嫌

弃妻子，致使妻子挑起本不想杀人的强盗和自己决

斗，最终屈辱地被强盗杀死。武士的妻子本来可以

选择依附强盗或者丈夫，可她偏要挑起两个男人的

决斗，导致最后自己身无所依，只能托身尼姑庵。

由此可见，凡是“地狱”，都是从自私的选择开始，祸

及他人，然后殃及自身，最后是大家都生活在“谁也

好不了”的地狱之中。

正如电影所表现的，我们人类的生活从来都是

与错误、罪恶相伴随的，那么，拯救的方法是什么

呢？西方人提供了一条通道，那就是忏悔和赎罪，

即宗教的救赎。在欧美的罪感文化中，人一旦觉察

到自己违背了社会道德的绝对标准，便会有一种深

重的罪恶感，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恶行不被人发现，

自己也会受到罪恶折磨。他们相信这种罪恶感可

以通过忏悔和赎罪来得到解脱。正如本尼迪克特

所说的那样，在罪感文化下，常见的社会现象是人

们习惯于忏悔。忏悔是向他人坦白自己的过错，以

求得他人的宽恕和容忍，是彻底、完全和自愿地改

正过错的心灵基础，是对过错发自内心深处的自我

惩戒。人们通过忏悔来获取灵魂上的罪恶感的解

脱，进而达到心灵的净化和提升。与此相对应，在罪

感文化中，人们也赞赏勇于承认错误、公开道歉和真

诚悔过的行为。很明显，《罗生门》当中的种种人物

都不是这么做的，因为他们生活在日本，在日本没有

这种基督教的文化基础，日本是耻感文化。“在以羞

耻为主要制裁手段的地方，当一个人向别人甚至向

神甫坦白他的错误时，他体会不到这种痛苦的缓和。

只要他的不良行为没有暴露给世人，他就不需要自

寻烦恼，在他看来，忏悔只会招致麻烦。因此，羞耻

文化没有忏悔，甚至对上帝也没有。他们有表示好

运的仪式，却没有赎罪的仪式。”［１］１８０－１８１

羞耻是对他人的批评、嘲笑的反应，这是一种

正常的心理，也是人类共有的心理，与西方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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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日本不是通过忏悔来取得内心的净化与平

和，而是想方设法要使自己的“不良行为没有暴露

给世人”，因为日本人觉得如果没有外人的存在，也

就没有了耻辱感，这就是电影当中人物各种不可思

议的自私自利行为的黑暗动机。“在日本人的生活

中，羞耻是首先要考虑的，这意味着，任何人做任何

事，都要看公众对自己的评价。”［１］１８２换一句话说，

日本人过于依赖他人的目光而不是自己的行动来

确定自己，这样看来，自私自利不但可以消除耻辱，

而且可以让自己的形象变得完美。

影片《罗生门》中的几个主要人物自私自利的

一个重要表现是他们都在撒谎，撒谎的目的就是要

塑造公众认可的完美的自我形象。

多襄丸的谎言有意将自己塑造成人们心目中

剽悍勇武的一代枭雄。首先，他将犯罪的原因归咎

于那阵凉爽的风。是风吹起了武士妻子的面纱，让

他看到了武士妻子的美貌，勾起了他的淫欲，他才

开始谋划邪恶的阴谋。在他与武士妻子发生性关

系时，武士妻子并没有强烈反抗，后来甚至还伸出

手来抱住了他，可见是自己的魅力征服了她，那么

自己的行为就不能算是强奸。最后，他并没有打算

杀死武士，只是想向他的妻子泄欲，是武士的妻子

求他杀死武士的，而且他还松了武士的绑，与武士

公平决斗，足足斗了二十三个回合，他是通过公平

决斗杀死武士的，要怪只能怪武士自己技不如人，

不能完全怪他。由此，多襄丸将强奸罪、杀人罪洗

刷得一干二净，反而成了一个应被尊敬的侠士。他

勇敢地承认自己杀死了武士，甚至宣称早就知道自

己的脑袋总有一天会挂在高杆上示众。这是何等

的豪迈！

真砂的谎言将自己打扮成被强盗欺凌后又被

丈夫侮辱的悲惨而可怜的女性。她在遭受强盗凌

辱以后来到丈夫身边，希望从丈夫那里得到安慰，

然而丈夫给予她的却是冷酷的眼神。丈夫的鄙视

让她觉得比死还可怕。她把短刀递给丈夫，请求丈

夫杀了自己，但是丈夫仍然不理她。得不到丈夫原

谅的她悲痛过分以至晕倒，醒来后，发现丈夫被杀

死，胸口插着短刀。后来，她想过很多法子自杀，都

没死得成。这样一个女性俨然就是日本最标准的

妇女典范：柔弱，虽然反抗不了强暴，但是心里却是

坚贞不渝的；顺从丈夫，没有自我，永远跟在丈夫的

身后；知耻，多次想以死来洗刷自己的耻辱，以保住

自己的声名。

武士鬼魂的叙述是要将自己塑造成清高刚直、

不辱精神的武士。武士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妻子

的身上。他反复强调妻子的美，因为她的美貌引来

了强盗，真是红颜祸水。妻子还被强盗的花言巧语

所打动，愿意跟随强盗逃走。更为可恨的是，妻子

竟然要求强盗在逃走之前杀了自己，这真是不可饶

恕。强盗没有理睬妻子的要求，反而踢倒妻子，把

妻子交给武士处置。武士因此饶恕了强盗的过错。

最后武士用自杀来保住了自己的名节。

这三个人始终关注的是自己在公众心目中的

形象。公众的认可成为制约他们行动的强大的外

在力量，这种力量紧紧地束缚着他们，压迫着他们。

一个人如果过于依赖他人对自己的判断，一味地追

求他人的认可和赞美，甚至不得不通过谎言与损人

利己来达到这一目的，结果必定陷于精神地狱之

中。萨特曾经说过：“如果我们同他人的关系被扭

曲了，变了质，那么他人只能是地狱。我同他人的

关系之所以很坏，是因为我完全依赖于他人，这样

我当然就像在地狱里一样。世上有许多人处在这

种地狱般的境况中，因为他们太依赖于他人对自己

的判断。”［２］９５－９６多襄丸、武弘、真砂为了迎合世人

对自己的期望，不惜伤害他人的利益，还要挖空心

思编造谎言，他们无疑都生活在精神的地狱中。

二

相对于耻感文化而言，罪感文化有一定的解脱

途径，那就是向上帝忏悔，通过忏悔洗刷心灵的尘

埃，并用实际行动为自己赎罪。而耻感文化下的人

毫无解脱的途径，重要的是避免被别人嘲笑。这样

就产生了两个犯罪陷阱，一个是人们可以存着做错

事而不被发现的侥幸心理去犯罪，另一个是，在人

们已经犯罪的情况下，为了不暴露自己的罪行而进

一步的犯罪。罪感文化则不存在这些问题。从这

个角度来说，罪感文化在塑造人的道德品质的途径

上比耻感文化的积极作用要大得多。

影片中的三个主要涉案人员在罪恶面前，首先

想到的是逃脱别人的嘲笑，逃脱不了就用谎言来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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饰、辩护，他们找不到解脱的途径，最后陷入地狱一

般的境遇。从小就热爱西方文学、深受西方文化影

响的黑泽明清楚地看到了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他

别具匠心地将这种西方通行的忏悔意识和赎罪意

识赋予了影片中的另一个人物：樵夫。通过樵夫从

而为人们安排了一条解脱之路。

在原小说中，樵夫作为发现尸体的报案人出

场，与案件本身并无直接关系。而在电影中，樵夫

不仅是报案人，还是案件的目击者，成了一个举足

轻重的人物。与其他三个主要涉案人员一样，他也

犯了错。他的错误在于将贵重的短刀据为己有，而

且为了掩盖这一个错误他又犯了另外一个错误：撒

谎。这与其他几个剧中人没有什么不同，但是，在

黑泽明的安排下，樵夫最后却展现出了强烈的道德

自我反省意识。

悲剧已经发生，痛苦、焦虑的樵夫目光发直，不

停地喃喃自语：“不懂，简直不懂！”他不懂的是人为

什么如此善于撒谎，不论是强盗还是武士，男人还

是女人，甚至死者都在掩盖真相。同时他也为自己

把短刀据为己有而痛苦，以至于在庭审时没能说出

全部真相，也无法指证和揭露他们的谎言。他的痛

苦有着自我谴责的因素，是自我反省意识的表现，

同时也是一个人良知未泯的证据。他在人性的不

道德面前表现出来的这种震惊、痛苦、自责的心理

状态，是黑泽明铺设的一条伏线，为他后来的忏悔

和赎罪预先做了逻辑上的铺垫。

然而，樵夫的忏悔、赎罪之路走得艰难而曲折。

他目睹了杀人案的全过程，拿走了遗落在现场的短

刀，然后及时报了案。由于他及时报案，衙役迅速

抓获强盗和武士的妻子。他虽然拿走了短刀，但是

还是本着自己的良心及时报了案，而不是一走了

之。在庭审现场，他亲眼目睹了涉案三人的丑恶嘴

脸。案件的真相在他们的层层谎言中被遮蔽、扭

曲，直至彻底消失。他被人性的丑恶所震惊，也被

自己的良心所折磨，跌入精神的地狱，不得安宁。

如果没有弃婴的出现，没有杂役对自己谎言的揭

露，樵夫可能永远陷入精神的地狱，无法得救。弃

婴情节的设置体现了黑泽明编剧的高明，人性软弱

且不敢直面自身，需要外力的推动才能弃恶从善。

由此我们可以明白，黑泽明在樵夫的身上赋予

了深刻的象征性意义。樵夫就是一个普通的劳动

者，既善良又摆脱不了人性固有的各种弱点（贪小

便宜、撒谎、胆小怕事）。他虽然撒了谎，却天真地

对其他三人的撒谎表示了极大的不理解和愤慨。

这反而是他善良的体现，因为善良的人总是更容易

相信人性，对人性的恶也有更敏锐的痛感。与他相

比，杂役对人性恶的反应就非常平淡，显得习以为

常。他拿走了那把贵重的短刀，是因为他要在兵荒

马乱中养活六个孩子，也许这把刀能暂解家中的燃

眉之急。他在官府没有完全说出他所看到的真实

细节是因为怕被卷进官司。因为他上有老，下有

小，一家老小眼巴巴等着他上山砍柴，卖钱糊口。

他崇尚道德，渴望社会秩序。当杂役剥去婴儿衣服

的时候，他愤怒地出面制止杂役的不道德行为，骂

他是“恶鬼”。然而，杂役的反驳和质问让他哑口无

言。“难道你就不是那号人吗？……纠察使署的官

们，也许叫你糊弄得过去。可我呀，你可糊弄不

了。”“我问你，那把女人的短刀哪去了？……难道

落在草里就没有了吗？不是你掖起来了，还有谁

呀？”这一质问揭示了樵夫一直隐藏、不愿面对的真

相，终于逼迫樵夫直面自己内心的恶。为了不再经

受良心的折磨，樵夫选择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忏悔、

赎罪———收养弃婴，尽管家里已有六个孩子。樵夫

用自己的行动把自己从精神的地狱中拯救了出来。

樵夫是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普通人的代表。

是凡人就难免犯错。犯错后，人们往往喜欢去找社

会原因、客观原因、他人的原因，而看不到自己的原

因。或者即使看到自身的弱点，却不敢去面对，选

择逃避。如果一个人不能正确面对自己，那么自己

也就成了自己的地狱。

萨特认为世界和人生虽然荒诞，但是人生的意

义在于选择。人要通过自己的道德选择来塑造自

己，实现人的存在价值与意义。人不仅要对自己负

责，而且要对整个世界负责，人在选择自己的自由

的同时也就选择了别人的自由，所以应该做出积极

的、进步的选择。电影《罗生门》中的多襄丸、武士

及其妻子的自我选择体现出一种道德上的卑劣性，

因而他们的本质是低劣的，也因此他们的境遇才显

得那么的难堪，以至于别人像地狱一样使得自己难

以忍受，无法获得自由。萨特把这种卑劣而低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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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　瑜：电影《罗生门》的存在主义解读

人际关系提炼为著名的论断：他人就是地狱。萨特

把人生看成是一系列自由选择的总和，他认为存在

先于本质。也就是说，人生来没有什么本质可言，

只是在存在的过程中不断地按照自己的意志来塑

造自我，才逐渐造就了自己的本质。樵夫虽然在开

始的时候做出了错误的选择，但是他能用自己积极

的行动改正错误，做出迥异于前的选择，从而改变

了自己的本质，使自己超越了地狱，获得自由。

黑泽明是一位有着高度社会责任感和民族忧

患意识的导演，他清楚地看到了日本耻感文化的最

大劣根性———过分驯服的性格，他认为这种奴隶性

的怯懦导致日本人没有责任感和担当意识。他说：

“我们接受了以看重自我为恶行、以抛弃自我为良

知的教育，习惯于接受这种教育，甚至还不怀疑。

我想，没有自我完善，那就永远也不会有自由主义、

民主主义。”［３］２１１黑泽明认为自由主义与民主制度

是改变日本的民族劣根性，推动日本社会前进的武

器。这里提到的自我完善，指的是道德的自我完

善，内在的自我完善。而西方社会由罪感文化形成

的忏悔意识、赎罪意识正好可以帮助日本人实现自

我完善。这就是黑泽明赋予樵夫这一形象忏悔意

识、赎罪意识的用意所在。

在存在主义看来，“世界是毫无理由的荒诞，人

生是毫无内容的虚无，但反过来，正因为世界荒诞，

才显出人直面荒诞而活下去的勇气和伟大，正因为

人生虚无，才需要人以自己的顽强追求去充实，从

而以自己的活动赋予人生以意义。”［４］１７４“对黑泽明

来说，揭露世间的凄惨是作家的职责，只有让人类

自己认识到自己的愚行，才有可能促使他们重新依

靠信仰、理性与良知的力量战胜绝望，这是一种敢

于正视现实的人生态度。”［５］１０５－１０６黑泽明希望观众

通过他的影片，学会如何在一个充满荒诞和非理性

的世界中去面对人类的不幸和克服人性的弱点。

而《罗生门》这部影片告诉观众的是：世界是荒诞

的、非理性的，到处都充满了罪恶，但是我们不能效

仿罪恶，更不能以恶对恶。在生活的苦难面前，应

该学会宽容，而不是怨恨。选择自私、狭隘，就会连

自己也无处藏身，只能沦入痛苦的地狱。选择宽

容，不只宽容了别人的过错，也相对净化了自己，由

此带来的将会是没有任何不安和痛苦的天堂般的

心境。人应该直面自身的弱点，勇敢地承认错误，

用行动改正错误。只有选择忏悔和赎罪才能获得

拯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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